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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里巴屯的西北角，

曾经有一条向西北延伸的

榆树树带，宽宽的有二三十

米。在高大的几乎合拢的树

荫下，一条老牛道巨蟒般隐藏

了二三里地，又一路向西，翻过

了南北走向的“西大河”（前郭灌

区二总干渠）大坝，来到了甩手无

边的西甸子之后，向西北的大苇塘

奔去。

我7岁那年，与东院6岁的二孩

儿，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就是沿着这条

老牛道，走出了父母树荫般的呵护，翻

过“西大河”的大坝后，也奔向了西甸子

的大苇塘。

那天扒拉完早饭，和我在南墙根儿扇

“啪叽”（一种少儿游戏）的二孩儿向我显摆：

“前几天我跟我爷放牛，去了西甸子，那疙瘩

有山有水的，可好了。”我跟父亲去过西甸子，

路过了没有水的“西大河”，也没看见那里有什

么山呀水呀的，就说：“你还能找到那儿吗？”他

说：“我记道儿，能，我爷放牛天天在那儿。”我说：

“咱俩一会儿能去吗？”他指着地上的牛皮纸“啪叽”

叫号：“你要能一下子扇过来，赢了我，就去。”

我还真的一下子扇过来了。于是，就有了背着父

母的第一次出行。

那是我第一次走向西甸子的深处，第一次看见离家

十多里远的大苇塘，也是第一次登上大苇塘东北角儿的

西小山。

我们俩翻过“西大河”的大坝，眼前是一条向西延伸的

小泄河，河沟里没有水，南北两侧的耕地上，苞米苗都要罩垅

了。老牛道就贴着河沟北侧的土坝，一路向西。走上约摸一

里来地，前方就是西甸子了。

进入西甸子，老牛道就离开泄河向西北岔去，道边儿的不远

处，有几匹马在吃草，远处是羊倌儿和一帮又一帮聚堆儿的羊

群。这一带的草虽然很矮，但密实鲜嫩，我认识的有狗尾巴草，夹

杂些羊草和婆婆丁开的小黄花，还有苦麻菜开的小白花。老牛道上

压实的辙印有些浅黄，那是小草倒伏后独有的颜色，与两侧的淡绿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没走上几里地，前方就开始出现一块儿一块儿的碱疤瘌。严重

的地方是一片连着一片，上面还卷起了苞米花一样的碱嘎巴。碱疤瘌的

周边，大多是些嫩绿低矮的还没变红的碱蓬子。我们俩在老牛道上悠闲

地走着，再没碰到人影。空旷寂静的草甸子，此时已有水波在远处荡漾，走

过去，水波又移向了远方。我们俩好像行进在一座孤岛上。一会儿飘来一

团云影，凉快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头上是越来越热的阳光。我头一次来到这

里，有对未知的恐惧，更多的还是好奇，累并快乐着。

再往前又走了一段，才搭上牛群的影儿。这一带坑坑洼洼较多，生长着低

矮宽叶的草，有水的地方还夹杂着长些细矮的哑巴苇子、三棱草、水稗草。在路

边的草丛里，我们还发现了一窝鸟蛋，抬头，看见鹅鹌儿（云雀）在头上叫着，或上

或下地飞飞停停，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固有的宁静。

不远的前方，就是大苇塘了，很大很大的一片，绿乎乎的望不到边际。在苇子和

蒲草少的地方，总能看到空阔的水面上有野鸭子游动，一听到了动静，就扑棱棱贴着

水皮儿钻进了苇草之中。

我和二孩儿在苇塘边的老牛道上向西北走着，远远地就看见了西小山；走近点，看

见了山下的那个小院；再近点，又看见房顶上升起了缕缕炊烟。大约又走了半里多地，才

终于来到了西小山前。

小院不大，院内有二间正面的泥草房和侧面的仓子，一条拴着的大黄狗就趴在门前。

狗的叫声引起了主人的注意，于是从房门里走出了二孩儿的爷爷于大爷，以及老王老小儿、

老陈福贵等几个牛倌儿。

看到是两个半大孩子进了小院，大家都很惊讶。于大爷手中的大饼子才吃了一半儿就不

吃了，脸子刷地拉拉下来。老王老小儿说：“你们俩来得正好，一起吃点吧，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饽饽就都没了。”我是又饿又渴，喝了点儿碱味十足的井水，就与二孩儿埋头吃起了大饼子、高

粱米饭、黄豆芽儿和咸菜疙瘩。于大爷说：“俩个小嘎子一来，整的大伙都没吃饱，怨我前两天

不该……”大伙说没事没事。这时，从泥草房里走出一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儿，细声慢语地说：

“不够屋里还有点剩饭。”可是谁都没动，都说饱了。小老头儿走过来，一把拉住二孩儿的小手，

看着于大爷笑了：“二孙子又来啦！欢迎欢迎，我就喜欢小孩子到这儿来玩儿。”福贵说：“没有

大人领着，谁敢让孩子来呀？”又转向二孩儿，“你俩胆儿挺大呀，不怕张三（当地人把狼叫成张

三）吗？”老王老小儿接过话碴儿：“还李四呢，这里哪还有什么张三。”于大爷没有责骂我们，嘱

咐别跑远了。于是，我和二孩儿又走向院外，不一会儿就来到房后的西小山上。我问二孩儿：

“那个老头是谁呀？”他说：“咱们屯子前街的，好像叫什么什么鸟儿。”

西小山上没有树，上面开成的几条南北垅上，也长着点苞米苗儿。在一些空地上，还有红砖

砌成的残破的圆拱形门墙，横倒竖卧地暴露在杂草之中（1958年，达里巴屯在此建过砖窑）。站

在山上可真眼亮，南面和西面都是苇塘，苇子长得茂密，几乎看不到水面，再往西看，远方像是一

道或隐或现的山梁。东面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有一群一群的牛羊，在或远或近的地方。

长大后，我又多次来过这一带。春天捡过野鸭蛋，夏天捞过鱼，秋天打过羊草，冬天用推刀在

冰上推过苇子。这一带的大苇塘有十多平方公里，出产泥鳅、狗鱼和老头鱼。苇塘的西侧就是前

郭灌区的总泄干（1976年在此基础上修建成前乾引松团结渠，通向了新庙泡和查干湖），向北通

向那嘎岱泡，出产鲫鱼、白鳔子和船丁子。

大苇塘东北角的西小山，也就二十多米高，四五十米宽，一百多米长，四周没有一棵树，也没

有别的土丘相伴。在这座小山前面，有两间碱土抹的泥草房，院内是熬碱的碱锅和碱垞子，院外

堆放了不少苇子。后来才知道，这个前有照后有靠的房子主人，是我们屯儿前街的五保户，外号

叫孙四鸟，在此靠熬碱为生。当时他住的泥草房也叫四鸟窝棚。

那时，四鸟窝棚成了达里巴牛倌儿歇脚的地方，有时遇到风天雨天，还能进屋避避。孙四鸟

经常托大伙儿，不是捎点米面油盐，就是弄点药啥的，走时还送点儿碎碱，洗衣服、做饭都能用上。

后来我离开家乡，就没能再去看过西甸子的大苇塘，也没能再次登上西小山。然而，西甸子

那片梦中的山水，陶冶了我的审美情趣，不但开阔了眼界和心胸，还带给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近年来，偶然接触到一些前郭县的水田开发史料，让我对家乡的这片山水有了一点儿粗浅的

了解，思乡的念头更加强烈了。

原来，达里巴屯就在松花江的古河道上。这条古河道南起前郭县吉拉吐乡的七家子，经过白

依拉嘎、达里巴、到长山镇，呈弧形，宽阔低平。河道长约58公里，宽4至6公里。由于河流变迁，

自然切割、冲刷，形成了破碎状残丘。渐渐地很多较小的残丘消失了，就剩下几个大一点儿的，比

如吉拉吐乡的南山、西扎拉吐土丘，比如白依拉嘎乡的山包、白沙坨子、前珠拉沁东岗，比如达里

巴乡的东南山、马场土岗、新立屯后岗及长山镇的那嘎岱后岗，西小山，也是其中的一个。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想在古河道这里开发水田，让这一带成为他们侵略全中国的粮食基

地。从1943年秋天，他们从舒兰、伊通、双辽、怀德、农安、扶余、德惠、九台、瞻榆、大赉、安广、开

通、榆树和本旗抓来大批劳工，共计有8万多人聚集到这条松花江的古河道上。当时，劳工们都

住在一米深的用秫秸棚盖的又潮又湿的“地窨子”，常常就连发霉的粗粮劣饭都吃不饱。超强度

的劳动，很多人病倒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对劳工们轻则辱骂，重则毒打。由于很多病号

得不到治疗，死后就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在西小山西北的门吐坑（门德）屯附

近，劳工四中队一小队的劳工们累了一天，晚上只能喝到点儿高粱米粥。有几个人实在是饥饿难

忍，就来到屯子里找吃的，不料被伪门吐坑曲屯长发现，报告给本屯的伪警察分所。他们不容分

说，就把几个劳工毒打一顿，引起了劳工们的愤怒。当晚，劳工四中队一小队的几十名劳工，在孙

万贵的带领下，手持铁锹、棍棒闯入伪警察分所，打了伪警察，抢了枪支。郭前旗伪警察署得到报

告后，由日本人渡边堪布等带队，分乘四辆汽车连夜直奔门吐坑，将劳工四中队包围起来，用机枪

扫射，进行武力镇压，打死打伤劳工多人。最终，他们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将孙万贵等三人逮

捕。

这个叫孙万贵的人及很多死伤的无名劳工，都是达里巴屯的，都是我的老乡。我为家乡出现

这一群勇士而振奋，就像当年发现了西小山和大苇塘一样。

遗憾的是，屯子西北角儿的榆树树带和老牛道都消失了。遗憾的是，孙万贵等多位有血性的

老乡也无缘相见。

好在那片梦中的山水还在，好在当年的二孩儿，刚刚退居到教书育人的二线，我很想约上他，

再次沿着心中的老牛道，走向西甸子的大苇塘，来到三十年未曾见到的西小山前——

首先献上一束鲜花吧，向孙万贵，也向为这片土地流过血汗的死难者，表达一份迟到的敬意

和怀念；然后再登上西小山，看看草甸子或远或近的牛羊，看看大苇塘野鸭子及灰鹤活动的水面，

看看蓝天飘过的朵朵白云，看看排成“一”字或“人”字北飞的大雁；接下来下山，看看还能不能走

进四鸟窝棚的小院，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我们自由的童年。

我愿意与7岁的自已诗意地栖居，也愿意把根扎进故乡的泥土，让

生活充满鲜活而生动的色彩。

那片梦中的山水
□刘鸿鸣

给荆睿轩同学的回复
荆睿轩同学：

我认真地拜读了你为我的那本小书写的读后感，看得

出来你真的读了全书并且读得十分细致，我的小书能够在

你那里受到这样的待遇，仅此我就要感谢你，谢谢你！更何

况你不但仔细地看了，还写出读后感。我非常吃惊于你的归

纳、总结、概括能力，你把书中的人物、主要故事点、能够引起

你兴趣和喜欢的地方，用很少的篇幅归纳、总结、概括得清清楚

楚。

下面，我以在你文章之中插话的方式，具体回应你。

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作品的礼待。

薛卫民

我想当皮豆儿
——《挂蟒山》读后感

东北师大中信实验学校四年十班 荆睿轩

我写这本书的读后感，是因为书里有很多好玩儿的事。第一是皮豆儿

和现实版的“熊二”一起吃“早饭”；第二是杨子欣、石小辉、皮大佑、李云雷、

毛大健这5个小孩的外号都很好玩，分别是：洋剌子、石蛋子、皮豆儿、毛键

子、腿绊子；第三是挂蟒山和牤牛河名字的由来很神奇；第四是单枪王打

猎、做根雕的故事很有趣，吸引我；最后，他们还发现了放牛沟里面有一个

山洞，之前有人住过，这很神秘……

薛卫民：这一小段，你把那个故事中的主要素材一网打尽。由此我

确认了，写一些让城里孩子陌生的事，他们会好奇，会有兴趣。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皮豆儿。因为皮豆儿能听懂鸟语，他和狗

熊在同一棵树上舔蜂蜜，他认识山里的每一棵树，他爸开创了独一无

二的“复古植物园”……爷爷让他去找绿缨画眉，单枪王派他去找老

树根，这都是因为皮豆儿每天在山里东跑西颠地疯玩，熟悉山里的

一草一木。皮豆儿天天玩的山，长满了榛子、橡子、野糜子、托盘、

圆枣……那里的泉水干净得可以生着喝。他们没有时间录抖

音，一有时间就是在大森林里，他们不会上“家里蹲大学”，不会

每天坐在电脑跟前。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没有和大自然在

一起。我真希望所有人都能和大自然在一起，希望自己能像

皮豆儿一样。

薛卫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皮豆儿”，这一句便旗

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也正是书的作者希望

的、书的作者写此书期待的。动物、植物最开始都“活”

在大自然中，后来人类对野生植物、动物的驯化驯养，

依然离不开野外的大自然，比如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一种野生雄性不孕稻是源头；

当年爱尔兰面临绝产的土豆重获新生，得益于南美洲的野生土豆；当年美国的大豆只

长秧不结荚，拯救它的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野生小黑豆基因……这是从“实用”的、物质

的角度说。而在“不实用”的审美上说，假如人类离开了动物植物，情感、意趣甚至语

言修辞，都会变得索然无味。你在亮出自己的观点后，叙说了你想当皮豆儿的理

由，那些便与我上面说的有着内在的关联。而这，就是“感”，读后感、读后感，要说

出你的感受、感觉、感想。其实所谓文学评论，都跑不出这个范围。也就是说，你

现在写读后感写得好，没准儿以后如果你愿意，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

家。我感到你有这样的天赋、潜质——我不是随便这样说的，是我的经验和判

断。另外，我写这个故事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城市里的少年儿童，通过它知

道还有大自然这回事，还有野外、野生这回事，还能意识到存在着远比打电

子游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有情趣的天地和事物，那一切对未成年人

的精神发育和审美成长至关重要。

我觉得这本书讲了两个人的故事。第一个是讲皮豆儿的，第二个是

讲单枪王的。我猜如果没有杨子欣出现的话，也就没有这两个故事

了。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发问的人，没有发问的人就没有故事。（杨子欣

从城里来，对什么都好奇，一直在问。）“山地自行车”的作用和杨子欣

差不多，如果不写山地自行车，就没办法开头，没有开头就没有故

事。

薛卫民：没错，主要人物就是皮豆儿、枪爷，一老一少，一个凝

聚着传统，一个行走着现代。杨子欣这个人物的作用，也让你给

道破了，他把钢铁城市、对大自然的无知、一开始城里人浅薄的

优越感、后来迷上乡野天地……这些元素带进了故事中，成为

对照组中的一极。没有自行车也能开头，我之所以用它开头，

是为了写皮豆儿那个当老师的母亲，她身上有着很多母亲、

老师的局限……

但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皮豆儿把山地自行车放在家

里，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山地自行车。那他都不骑山地

自行车了，为什么他还很想要呢？这是作者没想到吗？

薛卫民：自行车在生活中是工具，在故事里它不能

成为用一下就扔了的工具。我后来不再让它出现，是

想表达城里来的杨子欣，五个淘小子的暑假乐趣已

经大大超过了自行车……我应该在后面的什么地

方，点一点这个，没有提、没有点出来，是我没有处

理好。

薛卫民：另外我向你透露，几年前出版过的

《单枪王》，就是现在出版社重新做的这个《挂蟒

山》。《挂蟒山》《单枪王》是一个故事的前半部

分，它还有后半部分，书名是《锁定老狼》。你

读完《挂蟒山》之后，没有这个故事没写完的

感觉吗？

老
作
家
与
小
读
者
书
信
记
趣

□
薛
卫
民

荆
睿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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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可含糊

特别是我们一起迎来了

湖畔的暖风与花红。

人生也不可盲目与惰怠

特别是我们要一起阅尽人间的

悲喜与从容。

是的，人生必须从容

以我们的宽仁与善，以我们

与生俱来的感激与专注

日出，给孩子
□葛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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